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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文学科的不断交叉变化与人们对精神文化

的需求不断提高，当前，符号学逐渐从一门大学本科

甚至是研究生阶段的抽象学科，发展成一种可以被所

有人运用到日常生活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的工具和方

法论。符号学不但可以用于分析文学艺术，讨论游戏

电影，还可以拓展到哲学、历史、考古、新闻、传媒、

广告、教育、建筑、园林景观、家居设计等各行各业

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图书编辑出版。

符号学与图书编辑出版的紧密联系，主要体现在

两点。第一，以符号学为题材与核心的教材、学术著作、

科普读物的编辑与出版，促进了符号学科在高校的发

展以及符号学常识在大众中的普及。第二，将符号学

作为一种工具，借鉴其相关理论与实践方法，推动图

书编辑出版的创新与发展。

本文从第二点出发，采用一种微观的角度，浅析

符号学运用于图书编辑出版的一个方面。这就是人们

通常以为的“夕阳产业”图书出版业，不但没有随着

数字传媒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而趋于消亡，相反

体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甚至适应了互联网社交平台

生态，引导更多读者关注图书出版，促进他们购买图书，

欣赏图书，甚至为实现全民阅读贡献出了一份重要的

推动力量。在这项事业当中，图书编辑出版从业者就

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符号学，令符号学学科本身与图

书编辑出版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相得益彰 [1]。

一、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有关

论文与书籍

之前已经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符号学在图书编辑

出版中的作用，也撰写出了一些相关论文和书籍。在

中国知网上，以“出版 ”和“符号学”一起作为关键词，

一共可搜索出 655 条结果，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符号学

书籍或教材的书评和推荐文章，专门从符号学角度研

究图书编辑出版的论文数量很少。

论文方面，有张苹（2007）的《中国出版畅销书

转型的符号学分析》，郑工、于广华（2020）的《全文

本视角下文艺类图书出版的意义生成》，李金正（2021）

的《元出版与数字时代出版学的理论重构》，黄跃升

的《挪用与仿像——后现代书籍设计中的符号学》，

王卫波（2018）的《意义感知与文化生产：符号学视

角下的书籍装帧设计新探》等。

总体而言，将符号学与编辑出版业结合的研究文章

数量不多，而相关书籍数量更少，已知的有张苹（2008）

的《密与解密：中国图书生产与传播的符号学研究》。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首先，目前有意识将符号

学理论应用于图书编辑出版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有限；

其次，这些文献发表和出版的年份，基本上都在 2007

年及之后；最后，图书编辑出版领域对符号学理论的

应用，主要体现在书籍装帧设计和图书营销宣传方面。

二、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现状

与可能

正如前文所言，人们受符号学理论启发，将其应

用于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工作中涉及的

符号学元素也有限，相关研究也还停留在表面层次。

可见，将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置于符号学理论视域，在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环境下谋求发展这一研究领域，

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总之，人们要将符号学理论更好地应用于编辑出

版工作，除了将关注点放在视觉美术方面，也应该从

宏观的角度，将图书作为一个由多种不同文本构成的

集合与整体，自觉地应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工具，促

进编校质量的提高；同时进一步培养开阔的视野和广

泛的思路，使书稿以良好的外观与高质的内容，从内

而外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读者和消费者面前。

三、符号学理论如何应用于图书编辑出版工作

如今人们广泛应用的符号学理论，其源头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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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一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二元符号理论，他

将符号分为能指与所指。二是符号学家、哲学家皮尔

斯提出的三元符号理论，虽然相对复杂，但更面面俱到。

皮尔斯将符号分为三个部分：再现体、对象、解释项。

皮尔斯根据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又将符号分为以下三

种：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像似符指向对象依靠其“相

似性”。指示符指符号与对象由于某种关系而可以互

相指示。规约符指与对象间没有内在联系，但约定俗成。

其实，编辑出版与符号学早就在事实上紧密相连

了。从编校工作中最基础的一个细节说起：编校符号。

初入编辑校对这一行的入门者，面临的第一课都是识

别和应用编校符号。可以说，符号学思想自一开始，

就融进编校工作中了。但本文在此并不想探讨从符号

学角度出发可以机械地将编校符号分成哪几种类型，

而是想探讨一种可能：符号学思维和方法运用至图书

编辑出版工作，何以可能 [2]。

（一）编辑要分析图书视觉语言与符号学的联系

一本书具有良好的视觉语言，往往能给读者留下

良好的第一印象。很多时候读者之所以对一本书产生

兴趣，有了购买甚至进一步阅读的欲望，并不一定是

因为图书本身的内容，即皮尔斯所说的解释项，再现

体和对象也是吸引读者或者说购书者的重要原因。而

再现体和对象，较之解释项，与图书的视觉语言联系

更为紧密。

如果说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三个概念看起来太

抽象，那么试做进一步举例。作为符号的交通信号灯，

单举红灯，绿灯和黄灯同理。红灯本身：再现体。车辆

停止的动作：对象。红灯亮起时车辆必须停止：解释项。

再对图书进行更好说明。图书本身：再现体。图书内

容梗概：对象。翻开书页里边具体的内容：解释项。

在图书出版领域，一直以来，人们信奉内容为王，

即认为解释项是最重要的。编辑在日常工作中，对解

释项的重视程度也最高，对书稿的编辑和校对工作是

图书整个出版流程的核心。而对再现体和对象的重视

程度不够，认为那是选题策划的事情。这一点在笔者

从事的学术图书出版领域尤其明显。但随着数字化时

代的发展，人们对精神文明需求的不断提高，现在学

术图书也越来越重视封面设计、装帧（再现体）和宣

传标语、书评（对象）等 [3]。

就学术书籍出版而言，套书、丛书的现象很常见：

整齐的、系统化的封面和 Logo 设计、单本书精美的装

帧（有的图书甚至推出特装本、毛边本）等，无不令

读者耳目一新。有的时候，因为出版成本等原因，学

术书籍未必都能被附加上造价昂贵的视觉艺术效果，

但学术书籍的核心价值还是在于解释项，所以在预算

精简的前提下，也能够做出理想的视觉效果。

还有一点，就是作为符号的学术书籍，其对象也

是一个值得编辑关注的点。学术书籍的受众往往比大

众读物小一些，但随着读者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很

多普通读者的阅读选择不再局限于大众读物，过去只

在高校、学术圈传播的图书，现在也慢慢进入大众视野。

这个时候发挥符号中对象的作用就非常重要。简明扼

要的图书宣传语，条分缕析的书评，以通俗易懂的方

式，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书的解释项，即大致了解

书中到底讲了什么内容。而这一类图书宣传语、书评，

其实也可以归纳入符号学中的又一个重要概念，即伴

随文本之中 [4]。

（二）编辑要重视伴随文本

众所周知，图书是一种文化产品，一本书最核心

的部分是它的内容。但如今这样的传统观念应该有所

转变了。当然，这不是说内容不再重要，而是说除了

内容本身，围绕图书的相关元素同样是吸引读者或者

准确说是消费者的重要原因。而且纵观现在的图书出

版业，伴随文本流行已经成为事实。

伴随文本是符号学文本分析的重要概念。符号文

本的解释依靠文本与文化的关系，接收者在接收时看

到某些记号，这些记号有时候在文本内（例如诗的分

行之类体裁形式），有时候却在文本外，是符号文本

发送者一道发送的附加因素，可以称作“伴随文本”。

“在相当程度上，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

这些成分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

或文本边缘，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

意义解释。要理解符号的意义机制，必须明白伴随文

本的作用”。根据赵毅衡老师的划分，伴随文本又可

分为前文本、同时文本、元文本、链文本、先后文本等。

通俗来说，伴随文本在图书的体现，可以大致分

为如下三类。

一是前文本。一本图书中，它必定有体现前人文

化成果的地方：典故、戏仿甚至是剽窃。引经据典和

适度模仿的现象不足为奇，剽窃现象在图书领域时有

发生，值得引起编辑注意，在组稿和编辑工程中遇到

这样的书稿，要敢于说不。

二是元本文。如今“元”的概念在社交网络上非

常流行，人们常常在各个领域引入“元宇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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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元”并不神秘，也不复杂。所谓的“元文本”，

简单来说就是关于文本的文本。体现在图书出版领域，

最简单的一种体现就是书评。在如今的图书营销中，

书评是一种重要的手段。首先，它能够帮助读者快速、

有效地了解一本书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甚至是八卦

趣谈。其次，书评以短小的篇幅，又借助微信公众号

之类的网络平台，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播。现如今许

多专业的新媒体都非常重视书评栏目，如《新京报》

有专门的《新京报书评周刊》，阅文集团主办的“探

照灯书评”栏目等。撰写书评的除了普通读者、专业

书评人，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图书编辑，因为图

书编辑很可能是除了作者对这本书最了解的人 [5]。

三是链文本。所谓的链文本是接收者解释某文本

时，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链接”起来一同接收的

其他文本，如延伸文本、参考文本、注解说明、网络

链接等。过去，链文本这个词一般是作为互联网相关

术语存在的，其实它也存在于图书中。比如，某本书

的腰封上这样写道：“阿根廷经典作家萨瓦托长篇小说，

是其‘心理小说三部曲’（《隧道》《英雄与坟墓》《毁

灭者亚巴顿》）之终章。‘三部曲’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这段宣传语说的是一本名叫《毁灭者亚巴顿》的小说，

指出它属于作者的“心理小说三部曲”，另外两部小

说又是什么。而腰封上印刷的另外两本小说的名字，

就是一个指示符。《隧道》《英雄与坟墓》这两个文

本就是小说《毁灭者亚巴顿》的链文本。读者会根据

指示符的指向，去寻找链文本深入阅读 [6]。

四、结语

人们常认为符号学思维复杂、抽象，但真正将它

对应和运用到日常生活或者人们的专业领域中，就会

发现它直观、简练的一面。举出以上这些例子是想说

明：在图书编辑出版专业中运用符号学的思维，会挖

掘出图书在内容之外的，值得编辑注意和开垦的领域，

开阔编辑的视野，使编辑的视线不再局限于 32 开或 16

开的页码上那“一亩三分地”，单纯地纠结于图书的

编校质量。当然，此处并不否认编校质量的极端重要性，

而是进一步树立起将书籍的各个元素视为一个整体，

将一本书与其他书籍，纸质书籍与电子出版、新媒体

纳入一个统筹范围内的全局观念。

正如前文所说，符号学已经进入了人文社科的众

多领域，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和方法论。而图书编辑

出版业中，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将编辑出版工作与符

号学结合起来，但总体看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

限。现如今已经有了文学符号学、电影符号学、艺术

符号学，乃至教育符号学、考古符号学、堪舆符号学

等，未来也不是不可能出现一门“编辑出版符号学”。

本文只是从一个细微的角度浅谈符号学概念进入编辑

出版业何以可能，能为何事，观点尚且肤浅。而“编

辑出版符号学”是一片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本文如

果能做到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出版同行关注和思考，

也是本文的价值所在了。

参考文献：

[1]张苹.中国出版畅销书转型的符号学分析[D].成

都:四川大学,2007.

[2]郑工,于广华.全文本视角下文艺类图书出版的意

义生成[J].出版科学,2020,28(3):52-58.

[3]李金正.元出版与数字时代出版学的理论重构

[J].出版发行研究,2021(1):43-48+97.

[4]黄跃升.挪用与仿像——后现代书籍设计中的符

号学[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1,2(10):76-78.

[5]王卫波.意义感知与文化生产:符号学视角下的

书籍装帧设计新探[J].中国出版,2018(11):31-33.

[6]张苹.密与解密:中国图书生产与传播的符号学研

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吴近宇（1986—），女，硕士研究

生，中级，研究方向：图书编辑出版。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出版社）


